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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劊子手與她五位犧牲者的斷頭台之約）



《冰戀書櫃》



阿曼達沿著海濱小道漫步，這座鎮子不大，海灘顯得迷你而精緻，不過目下人多擁擠的後果也特別明顯。



她認真地觀察著女人們，她們大多扮演犧牲者的角色，馴服地跟隨著自己的新主人走向自己的斷魂之地。



女性，不管是婦人還是少女，大多赤裸著全身，其中多數都戴著鐐銬或者被繩索捆綁，被那些即將取走她們性命的人抓住手臂推著向前。



只有幾名劊子手也是女性，看上去是她們犧牲者的同性伴侶，絕大多數行刑人都是男子。



他們在自己的犧牲者面前顯得分外有支配感，驅趕著女人們前進並緊緊地握著她們的胳膊。



毫無疑問，他們在砍掉自己受刑人的頭顱之前，全都與她們做過愛，或者準備在斷頭台上來一發。



阿曼達已經選好了五名犧牲者，有少婦也有女孩，這花了她不少金錢和精力。



不過作為新晉劊子手，她沒有讓她們跟著自己，而是選擇讓她們自行度過最後的時光，直到預定的行刑時間到來。



她吩咐女犯們了今天晚些時候統一集合，然後解開了女人們的綁縛，叮囑她們一定要按時趕到。



她明白如果這些女性中如果有任何人沒能按時來到刑場接受斬首，她們最終將會獲得遠比被砍頭更糟糕的厄運，



因此阿曼達對於她們的服從有充分的自信。



阿曼達其實很有些緊張，想到這裡這位25歲的少婦自己都覺得有些可笑，畢竟將要掉腦袋的又不是她，不過她仍然感到和那些跟隨劊子手走向刑場的女人們一樣緊張不安。



她過去從未做過種事情，這次卻要一舉將五名女受害者推上斷頭台，她知道，當自己將這些氣質各異，容貌各擅盛場的女子帶到斬首木墩前時，一定會引起廣大看客們的注意。



她打算給犧牲者們一個利索的終結，然而，儘管她擁有直逼運動員身材的5尺7寸身高和相應力量，不過鎮上提供的斬首斧對她這樣的女性來說仍然是有點沉重。



她已經用一柄相似的斧頭在西瓜上練了一兩個月，然而，她知道，與圓滾滾的西瓜相比，女人細長的脖子砍起來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在給女人們安排好行刑時間後，阿曼達決定來公共斷頭台附近參觀，近距離觀摩一下其他劊子手的技巧，然後回旅館做好準備。



當她前往刑場時，首先進入視線的是一長列劊子手和受刑人組成的隊伍。



今天的斬首盛宴已經全面上演。



斷頭台上不時響起利斧撞擊木墩的「噗嚓」聲，以及接踵而來的喝采與掌聲。



這可怕的交響樂離阿曼達越來越近，聲響也越來越大，直到她擠入斷頭台下方的看客之中。



一位紳士站在致命舞台上靠近斬首墩的地方，手裡緊握著斧頭，鋒利的斧刃已經被有些發黑的血跡沾染得看不出顏色，上一個犧牲者的頸血順著斧刃慢慢滴下，落到斬首墩旁的地板上，匯入了大片血泊組成的小池塘中。



擠在人群外圍的阿曼達都能遠遠聞到刺鼻的血腥。



她緊張地觀望著，一位年紀大約二十出頭的少婦渾身顫抖，卻依然柔順地跪倒在斬首木墩後面，從她望向台下人群的目光中，



阿曼達看到了極度恐懼。



少婦蒼白的臉色和哆嗦的嘴唇讓她的面容和一顆已經被砍掉的頭顱沒什麼兩樣。



男人用一隻手按住少婦的肩膀輕輕前推，犧牲者配合地向斬首墩彎腰俯首，乖乖將修長的粉頸盡力伸直，擱在被血糊住的粗糲木墩表面。



在脖子接觸冰冷血膩的木墩瞬間，女人彷彿觸電般，本能地抬了抬頭，然後蹙眉閉眼，好像是下了極大的決心，將臉轉過一側，偏側著下巴放到木墩前部的凹槽裡。



阿曼達聽到女人在低聲抽泣，卻再也看不到她的表情。



行刑進行得很利索，阿曼達想大概是因為行刑時間表排得很緊湊的緣故，劊子手剛將斧刃輕觸了下少婦的後頸以示打招呼，就飛快地將斧頭舉過頭頂，毫不遲疑地劈了下去！



「噗嚓！！」女郎的頭顱瞬間脫離了頎長的脖子飛向木墩下方的柳條筐。



就是這樣！



阿曼達呼吸急促地欣賞這精妙的斷頭一擊！



木墩後方犧牲者無頭的身子剛剛歪倒在地，活力四射地踢蹬抽搐時，劊子手已經從首級筐裡揪住女人的頭髮，將花容失色的少婦頭顱高舉示眾，狂熱的掌聲再次響起，兩名清潔工人麻利地跑上刑台將顫抖的無頭女屍搬走。



阿曼達腦子裡充滿了互相衝突的混亂情感。



她對於不久後就要上台感到既興奮又緊張，儘管她發現自己非常樂意這樣做。



女郎被斷頭台上血淋淋的屠殺和失去生命的場景深深吸引了，被砍頭的女性臉上混雜著恐懼和興奮，阿曼達起初想為她們接受斬首找到合理解釋，即她們是自願或者是因為某種原因需要接受懲罰，現在看來這個想法不太靠譜。



另外一對劊子手和受刑人的組合走上了斷頭台。



這次預備受刑的女人看起來更加自然大方，她在劊子手用短麻繩捆綁她的手腕時一直在微笑。



女人被綁好後主動走向斬首墩跪下。



接下來是又一次乾脆利索的斬擊，在阿曼達做好準備之前，女人動作流暢地配合劊子手將自己細長粉嫩的脖子放到木墩上，然後伴隨斧頭落下的「噗嚓」悶響，一顆姣好的美女頭顱帶著血箭飛進柳條筐！



接著被劊子手揪住頭髮從筐子裡拿出，向看客們高舉示眾——女人的臉上仍然是自信的微笑，只是目光不可避免地渙散——這令她的首級別有魅力，於是人們的掌聲更加熱烈，也許是因為被處斬女人的大方和優雅。



阿曼達想著，如此精彩的斬首場面給女劊子手帶來了更大程度的情色刺激，她感覺自己的性慾開始被行刑一點點激活了。



阿曼達在斷頭台下繼續觀賞了幾次斬首，每次都讓她的情慾穩步增長。



在不知是第五還是第六個女人被斬掉頭顱之後，阿曼達發現自己完全無法自拔，即使那些被嚇壞了的待斬女性也令女郎興奮不已，她發現自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犧牲者們帶到斷頭台來。



在觀摩了十二次砍頭後，阿曼達開始意識到快輪到她表演的時間了，為此她必須趕緊回旅館換衣服。



在房間裡，阿曼達換上了她特地為這次行刑購置的服裝：黑色的皮熱褲，同色的皮質胸圍，令她豐挺乳房上緣露出少許，然而尺度可以接受。



她考慮了半天到底要不要換上足有四寸高的高跟涼拖，穿著高跟揮動斧頭可是個難事兒，不過最後她還是決定盡可能光鮮靚麗地出現在大家面前。



在離開房間的時候，她發現五個準備受刑的女子已經站在外面等待，她們乖乖地排成一排，臉上帶著各種表情，緊張、渴望、恐懼……不一而足。



「很好！」阿曼達開口說。



「是時候了，跟我來。」接著她邁著自信的腳步走向海濱小道，她知道，犧牲者們都會在後面自覺地跟上。



一行人很快抵達了行刑地點，加入了斷頭台前長龍般的隊伍中。



「噗嚓！」又一個女孩失去了頭顱，阿曼達的性慾再度被點燃了，而她的犧牲者們卻被嚇得幾乎要跳起來，她們過去沒有來過刑場實地觀看處決，如今是第一次目睹有人被真真切切地砍掉腦袋。



不過繁忙的劊子手們顯然沒打算給新來者調整心理的時間，不到半分鐘，又是一聲沉悶的「砰嚓！」阿曼達發現她的姑娘們開始惶恐不安地小聲交談。



「女士們。」



她扭頭用貌似和藹，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說道：「請保持優雅的風度和理智，我是個寬容大度的劊子手，不過最終肯定得取走你們的腦袋，你們每個人的。」



她稍稍提高嗓門：「如果你們打算逃走，別指望不被鎮上的警察逮到，那樣你們的遭遇絕對不會比被我砍頭更好，我保證！」



在發出禮貌的威脅同時，阿曼達已經選定了第一個要處理的對象，她準備先對最嬌小的女子下手。



那個叫黛比的高中生，她只有大約4尺11寸高，體重不超過90磅。



首先，女孩細長的小脖子可以讓她的第一次刑場實操更輕鬆些，讓她更有把握第一擊就乾淨利落地切下對方的腦袋。



然後，在她獲得用斧頭砍斷女孩脖子的真實觸感，擁有劊子手的初步經驗之後，再解決高大一點的女子時會有更多的自信。



儘管她的行刑對像沒有一個是真正高大健壯的，即使是翠西，她雖然比自己略高一點，身材卻十分骨感纖細，絕對不超過130磅，這位單身熟婦可以放在中間的順序受刑。



「噗嚓！！」熟悉而機械的斧聲打斷了阿曼達的思緒。



她們隨著隊伍又向斷頭台靠近了一點，現在排在阿曼達的5個受刑者前面只剩下5到6次處決。



她決定先把女孩們捆綁起來做好受刑準備。



「黛比，你第一個上，請把手放到身後，手腕交叉。」



聽到劊子手的命令，女高中生有些遲疑，不過還是照做了。



阿曼達用斷頭台管理員提供的標準短法繩，將少女纖細的手腕牢牢捆綁在背後。



阿曼達注意到女孩草莓色的披肩發沒有進行修整，仍然像平時一樣落在單薄的肩上， 她有些不快地將這看上去賞心悅目可愛髮絲撩起，迅速地用一條黑色的緞帶紮好，讓屬於青春少女光潔細膩的粉頸完全裸露出來。



「小姐，你現在是要上斷頭台砍頭，不是去舞會。」阿曼達不客氣地嘟噥著。



「這本該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好了，傑西卡，你排在第二位受刑，請把雙手背到身後，就像黛比剛才那樣。」



傑西卡是位身形相當不錯的瑞典女郎，自稱當過女子健身教練，身高大約有5尺7寸，和阿曼達差不多，但與女劊子手如同體操運動員般結實健美的體格相比，稍顯瘦弱一點。



這位淺金色頭髮的姑娘微笑著向前走了一步，轉過身去將手反背著交給阿曼達以便上綁。



她原本垂到肩部的秀髮已經事先打理成一個圓髻，整齊地盤在腦後，用一支紫色的發卡別住。



阿曼達滿意地點點頭。



「很好，下一個是翠西。」



身材高挑纖細的前女模特優雅地向前邁了一步。



「阿萊莎夫人，你是第四個。」



來自希臘的少婦哆嗦了一下，還是勇敢地上前，轉身將手腕反背交叉，這位地中海美人身高5尺4寸，擁有一頭長及腰部的、如波浪般的褐色長卷髮，沒有經過任何整理，遺憾的是對阿曼達來說又是一個大麻煩。



「真是夠了，在國家斬首日裡接受砍頭的女人難道不應該提前做些準備？！」阿曼達終於大聲抱怨起來，她氣惱地用緞帶將阿萊莎的秀髮從髮根處系成馬尾，動作有些粗暴，讓希臘少婦不禁呻吟起來。



「好了，那麼你是最後一個。」阿曼達一邊動作一邊對琳賽說，後者正順從地走到她面前轉身背過雙手。



她也是一位偏瘦小的墨西哥女孩，身高大約只有5尺2寸，她已經自覺地將黑色的長直髮在頭頂盤成塔狀的髮髻，修長纖細的脖子完美地暴露出來。



在阿曼達把所有的女孩都捆綁停當的時候，她們的位置已經隨著人流抵達了隊列的前端，離斷頭台上的處決近在咫尺。



「噗嚓！！」又是一個女人的頭顱落進柳條筐。



阿曼達清晰地看到，首級墜下，斧頭從砧板上拔起的瞬間，同時暴露出女人或者說女屍斷頭後的的玉頸斷面，殷紅的鮮血如同起開瓶塞的紅酒般從平滑的斷頸面上汩汩流出，趴在木砧後的無頭女屍隨即向一側癱軟下去。



觀眾們的規模比之前有所擴大，他們再次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隨著接近斷頭台，阿曼達注意到來觀刑的看客越來越多了。



在阿曼達前面的劊子手與女犯的組合應該是一對已婚夫婦。



他們似乎決定把國家斬首日作為結婚週年慶。



觀眾們對此反響頗為熱烈，特別是當丈夫在不到30歲妻子的配合下，脫下她的雪紡襯衣，讓她赤裸著上身，驕傲地展示一對足有35E的大胸脯時，大家都轟然叫好。



隨著這位美少婦還在滴血的微笑首級被從籃子裡高高舉起，刑場上的氛圍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這次行刑之後，保潔人員如往常一樣，動作迅速地擦乾了斷頭台上的血跡。



阿曼達對此非常滿意，她一直擔心自己的高跟鞋會在滿是鮮血的地板上打滑。



最終的時刻來臨了。



被斬首少婦的前夫將斧頭遞給了阿曼達。



「看來你的工作量可不小。」男人掃了阿曼達的5個犧牲者一眼。



「祝你好運，女士！」



「謝謝！你幹的不賴，順便對你妻子表示哀悼。」阿曼達同樣笑著回答，男人微笑著下台加入了觀眾的隊伍。



阿曼達突然感到緊張起來，她找不到之前觀看斬首的那種興奮感，儘管那些行刑場面曾經如此刺激。



女劊子手覺得自己的腸胃忽然有些痙攣，嘴唇發乾。



她緊張得幾乎沒法準備好自己的犧牲者。



現在她們已經就位，所有人都在等待著。



「黛比。」她艱難地嚥了口唾沫，感到心臟怦怦亂跳。



黛比是要被處決的，不過為啥是我被嚇壞了！她埋怨著自己。



黛比有些躊躇地向斬首墩靠近了一步，琥珀色的眼眸裡儘是恐懼。



「我……我做不到，女士。」她結結巴巴地說。



不知為何，阿曼達感到勇氣又回來了。



「我很抱歉，黛比，你必須過去，國家斬首日可沒法退出。」她的聲音嚴肅起來。



黛比木訥地點頭，但依然掩飾不住惶恐。



她艱難地向前邁出步子，顫抖著跪倒在斬首墩後面。



她就像我見過的那位第一個被斬首的女人，阿曼達想到，她忽然對自己是否要把黛比斬首這件事產生了懷疑。



女劊子手對黛比來這兒接受處決的原因一無所知。



她是志願者嗎？或者是因為某種過失要接受極刑懲罰？而自己本人，只不過支付了5000美元，真的有權利砍掉一位小女生的腦袋嗎？



阿曼達最後從自己的迷思中清醒過來，這些與她毫無關係，黛比馬上就要失去生命，無論是不是自己動手。



她現在所能全力爭取的，是盡可能地確保對黛比的處決快速無痛。



阿曼達輕觸黛比纖弱的肩膀，女高中生乖乖地彎腰俯身，她似乎仍然對行刑充滿了牴觸，扭過臉去避免與阿曼達對視，然後將頎長細嫩的脖子擱在了被血染得有些發黑的斬首墩上。



「就是這樣！我已經別無選擇了！」阿曼達告訴自己，提起斧頭，輕輕擱在黛比細嫩纖長的小脖子上，立即感受到沉重斧刃下少女脖頸柔軟中帶著顫慄的美妙觸感，耳邊彷彿能聽到她因極度恐懼發出的低泣。



阿曼達小心地舉起斧頭直到高過頭頂，竭力壓制心中的不安，她緊緊地握住斧柄，在空中停留了好一陣子，直到意識到自己不得不劈下斧頭，於是使出全力推動斧刃落下。



「噗擦！！！」阿曼達感到斧頭順利地剁開了黛比盈盈一握的細小脖頸，就像砍斷一根毫無抵抗力的小樹枝，一點也不像切西瓜的感覺，眨眼間小女生的頭顱便脫離了她纖瘦的肩膀，彈跳著進入木砧後面的柳條筐！



噢，我的上帝！我做到了！我殺了她！阿曼達放開深深嵌入斬首墩的斧頭，震驚地看著黛比的無頭嬌軀像被宰掉的牲畜般頹然倒向木墩右側，鮮血如洪水般從平整的斷頸中嘶嘶噴湧而出。



少女被砍掉的頭顱仍在首級筐裡滾動，漸漸平靜下來，阿曼達走到筐子邊張望，女孩的雙眼仍然圓睜著，帶著掩飾不了的恐懼，卻已失去了生命的光芒，無神地與她對視。



花朵般的小嘴微微張開，蒼白的臉頰上沾染著星星點點的猩紅血斑，這顆名叫「首級」的物體讓阿曼達感到一種邪意的美感。



「我幹了什麼？」她本能地喃喃自語，卻沒想到聲音大了些。



「一件你還得干四次的活兒，我猜是這樣。」一名清潔工聳聳肩，他正準備將黛比還在痙攣的無頭屍體抬走。



這讓阿曼達回到了現實，無論她怎麼想，她的犧牲者們都有權享受一次完美的斬首，至少阿曼達下決心讓她們得到這個待遇。



「沒錯兒，好了，該你上了傑西卡。」阿曼達指著瑞典美女說，示意她走向斬首墩。



傑西卡勇敢地向前走，她看起來比黛比鎮定多了，這也許因為她是自願接受斬首的緣故，就像之前那位男人的妻子。



「女士，我可以裸露上身嗎？」傑西卡打趣著問，人群裡的男人們正色瞇瞇地欣賞這位高大健美的金髮女郎渾圓挺拔的傲人胸線，聽到這位如此貼心的請求，簡直要當場歡呼點讚了。



「當然可以，傑西卡。」阿曼達點點頭，解開了她的上衣領口，將外套一直下拉到肩膀下面，蓋在她被反綁住的手腕上。



然後鬆開她黑色蕾絲胸罩的掛鉤，隨著罩杯滑落到腰部，一對白皙粉膩的巨大乳峰和兩點嫣紅自然彈出，在她的呼吸中顫巍巍地起伏！



當男人們的目光都被這兩隻極度誘惑的肉丘吸引時，傑西卡主動向前走近木墩，平靜地跪下，然後把脖子伸長擱在斬首墩上，微微低頭舒展後頸，臉正對著接首級的柳條筐。



「我準備好了，女士。」



很好，阿曼達心想，我能做到這個，我成功地砍掉了黛比的腦袋，傑西卡的脖子看起來稍粗一點，實際上還是蠻纖細的，來吧！



阿曼達把斧刃定在傑西卡的脖頸上方，慢慢再次上舉，接著更為堅定地用力劈下！



「咚！！！」傑西卡的人頭飛進了柳條筐，這次，阿曼達找到了之前同樣的感覺，就像她在台下觀賞別人處決的感覺一樣。



她看著傑西卡的無頭屍體倒在地板上，像脫水的魚兒般漫無目的地踢蹬、掙扎，兩條長期鍛煉而成的健美長腿反覆繃直又屈伸，緊致的臀部高翹著抖動，顯得十分性感。



濃重的血腥氣味刺激著阿曼達的嗅覺，女劊子手注意到幾滴鮮血濺在自己的熱褲上，她伸手摸了一下，用指尖搓著依然溫熱的血跡，感覺一陣暖流正在胯下醞釀。



下一個準備斷頭的是翠西。



由於前兩名女子的斬首進行得十分順利，阿曼達覺得自己有時間來一點兒不一樣的娛樂，她命令翠西在斬首墩上跪倒就位，趴掉這位女模特的熱褲，而後將白色底褲一直褪到腳踝。



由於在臨刑前女孩已經仔細地刮掉了恥毛，她跪伏在木墩上姿勢令豐盈飽滿的陰戶完全裸露，那滴著清亮體液的桃源洞口彷彿在邀人上來臨幸一般。



台下的觀眾們非常中意這附加的戲碼，紛紛鼓掌歡呼。



對自己的創意十分興奮，阿曼達得意洋洋地跪在女模特的身後，她炫耀般地在對方高翹的屁股上拍了一記，翠西依然順從地一動不動，接著，女劊子手伸出香舌，在狹長濕熱的蜜裂上肆意舔舐起來。



對於這意料之外的刺激，翠西終於有了反應，她的呻吟逐漸由低到高，姣好的水蛇腰開始難耐地扭動，挺翹的臀丘更是一拱一拱地顫抖著，可愛的花蜜洪水般從花徑中湧出。



女模特被固定在背後的雙手無意識地掙扎，纖長的手指一握一張，手腕下撐，似乎想要掙脫束縛，好愛撫自己興奮的陰核。



阿曼達的激情也在逐步點燃，女劊子手一邊跪舔，一邊在自己熱褲的襠部搓揉，她覺得自己的下體已經完全濕潤，翠西性感的臀部已經主動湊到了她臉上，兩瓣蜜唇顫抖地分開，聳動迎合女劊子手香舌的深入。



不多時，兩女齊齊嬌啼一聲，達到高潮，女模特的愛液直接噴到阿曼達臉上，女劊子手卻毫不以為意。



「咚！」的一聲，翠西帶著幹練蜜色短髮的頭顱在首級筐裡晃動著，鼻尖對著黛比半閉著的眼睛，斷頸湧出的鮮血染紅了傑西卡的半邊臉頰，女模特瞇著眼，翹著嘴角，露出微笑的表情，似乎對自己的斬首十分滿意。



「阿萊莎！」阿曼達有些疲憊地叫了聲，嚇得希臘少婦差點跳起來，她似乎對劊子手的急迫有些吃驚，這位異國美女有些不安地晃晃腦袋，渾身僵硬，開始慢慢地走上斷頭台，步子既不像黛比那麼猶豫，也不像某些犧牲者那麼主動自信，美少婦完全按照阿曼達的命令，有些機械地走上刑台。



在她後面是最後一位犧牲者，琳賽。



墨西哥女孩聚精會神地看著同伴們一個個掉了腦袋，褐色眼睛裡閃著異樣的光芒，她不聲不響地跟著阿萊莎的步伐向前移動了一個身位，乖巧地站好。



「砰咚！」阿萊莎的頭顱，如同前幾位犧牲者一樣，順暢地飛進首級筐，希臘女郎豐腴的嬌軀仆倒在木墩後面，兩條結實肥美的大腿無意識地踢蹬著，少婦嫵媚的卷髮染滿了鮮血，在筐子底部糊成一團，恰好卡在前三顆女人首級中間。



阿曼達的性慾再次被點燃，她覺得小穴裡的空虛感又出現了，一股股電流從脊椎一直延伸到兩腿之間，酸麻的感覺令自己雙腳發軟。



見鬼！砍掉琳賽的腦袋之後，我肯定又會高潮……阿曼達感覺自己的底褲再次被愛液濡濕了，不過她現在已經無暇顧及。



琳賽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墨西哥女孩臉上露出狡黠的笑容，步伐輕快地走上斷頭台，她似乎想給女劊子手一個特殊的印象，主動快步走向斬首墩，好像急著想讓利斧吻上脖頸一般，她利索地跪下，將自己嬌小的身體俯向木墩，伸長脖子擱在已經被鮮血凝成黑色的木墩表面，少女將下巴放到木墩的缺口上，卻不像其他受刑人一樣把頭轉開，而是微笑著面對阿曼達。



「來吧，劊子手女士，我準備好了！」



這簡單的挑逗立即讓阿曼達爆發了，她幾乎是本能地舉起了斧頭，瞄準，劈下，琳賽纖細的脖子輕鬆地分斷，阿曼達最後一擊的力量超出了之前的任何一次！墨西哥女孩的頭被這驚人的一斧推出老遠，旋轉著彈向空中，錯過首級筐，掉在了刑台上。



阿曼達呆立在木墩邊，雙手依然緊握著斧頭，她在將琳賽斬首的瞬間經歷了最強烈的高潮！



女劊子手喘息著，呻吟著，足足失神了5分鐘，台下的觀眾們著迷地看著她。



當阿曼達漸漸回過神來，她忽然想通了接下來要幹什麼，現在只剩下一件事要辦了！



她將斧頭從木墩上拔出，微笑著看向下一對劊子手與女死囚的組合，這一次依然是兩個女人。



「你們誰是劊子手？」她的語氣有些激動。



「呃，我是，我是來處決我的妻子的。」兩個女人中高個的說道。



「我也想要！」阿曼達欣然將斧頭遞給她，抬起下巴，伸出右手在自己修長的美頸上劃了一道。



「啊……好的……」高個女人看起來有些迷惑，她想了想。



「如果鎮上不反對……而且沒有影響的話，我是一定要砍掉蒂娜的腦袋的哦。」



聽到兩人的對話，一位上來做清潔的工作人員向她們走過來表示了贊同。



「這並不尋常，不過也不是沒有先例。你可以先處決她，然後再輪到你的妻子，如果你們彼此同意接受即可，或者她可以去註冊中心雇一個新的劊子手。」



「我真的真的非常想要！」阿曼達急切地向高個女子拜託。



「好吧！」女人點點頭，表示同意，並示意阿曼達快點去斬首墩就位。



其實用不著她的吩咐，阿曼達幾乎是衝刺般地奔向斬首墩，跪下的同時將頭放在了木墩上。



她沒有被捆綁，雙手緊緊抱住木墩，努力伸長脖子，看著筐子裡幾位犧牲者的頭顱，4顆少女和少婦的人頭西瓜般堆疊在一起，將首級筐擠得滿滿當當。



阿曼達看著首級們秀髮散亂，閉眼張嘴的鬆弛表情，忍不住笑了起來。



想不到這麼快我的頭就要和你們在一起了。



她抬起目光，看著琳賽5尺之外的頭顱，墨西哥女孩的表情十分奇特，女孩的黑長直髮散落遮住了半個臉頰，一隻褐色的眼睛微睜著，嘴角微翹，帶著一種似笑非笑的了然神色。



阿曼達收回眼神，把臉扭向看不到劊子手的方向，靜靜等待。



貌似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直到此時，台下的看客們才意識到將要發生些什麼，歡呼著熱烈鼓掌。



「我準備好了，砍掉我的頭！」



阿曼達似乎被這瘋狂的情緒再次感染，大叫起來。



緊接著，她感覺一陣冰冷的尖銳挨了挨右頸部，那可怕的觸覺令她立即起了雞皮疙瘩。



知道斧頭很快就要落下，阿曼達禁不住開始體味她的犧牲者們在利刃交頸瞬間的情緒，從黛比的恐懼，到傑西卡的驕傲，再到琳賽的主動和順從，最後種種念頭混合在一起，充斥了她的整個大腦。



阿曼達閉緊了雙眼，咬緊牙關，壓抑著自己沒有叫喊出來，她渾身如觸電般顫抖著，感覺下體的小穴內一股熱流撲撲地射出花瓣，內褲完全濕透了，本已十分硬挺的乳房幾乎膨脹得要爆炸。



阿曼達不知道自己的腦袋什麼時候與肩膀分開了，她只感到了一瞬間的刺痛，接著身體變得一片麻木，最後是騰雲駕霧般的漂浮感。



她開始眩暈，同時聽到了震耳欲聾的掌聲和吶喊，意識飛快地從她的大腦裡消失。



阿曼達的頭在首級筐的邊緣彈了一下，裝滿人頭的籐筐沒有她的位置，於是前女劊子手梳著齊耳短髮的帥氣頭顱滾落在地板上，骨碌碌一直翻滾到琳賽側躺的腦袋旁邊。



儘管已經死去，阿曼達灰色的眼眸依然睜著，與墨西哥女孩的頭顱四目相對，兩顆美女人頭臉上帶著同樣的滿意的微笑，國家斬首日真是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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